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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
笔写下来， 为我们投稿吧。

■工友情怀

我和王军辉相识是在2001年
初 ， 当时我在区广播电视局工
作， 是北京日报石景山区记者站
的记者。 按照区领导的要求， 我
们记者站的同志都安排到了区委
宣传部办公。 王军辉正在团区委
任书记， 宣传部和团区委的办公
室都在区委大楼五层的西侧， 因
此我们几乎天天见面， 很快就熟
悉了， 不时围绕区里的中心工作
相互沟通、 积极配合。 闲暇时，
我们常在一起聊兴趣、 侃见闻、
唠家常。 从那时起， 15年来， 我
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工作中
鼎力支持是好同事， 生活中互相
帮助成为好朋友。

那时王军辉29岁， 虽然比较
年轻， 却已独当一面。 他待人接
物谦逊有礼 ， 与人交往十分热
情， 开展工作扎实创新。 在他的

影响和带动下， 团区委的年轻人
充满了朝气，组织团员、青年开展
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区青联委员
中聚拢了一批有志青年， 他们有
的辞职下海经商， 凭努力干出了
一番事业，有的只身来京闯荡，靠
拼搏在房地产占有一席之地。区
青联常常组织他们集思广益，积
极为区域发展服务、献计献策。

2002年的5月 ， 团区委组织
部分青联委员和区文化馆的演
员， 代表全区十万团员、 青年，
往返行程1500多公里， 赴沈阳军
区雷锋生前所在团慰问。 王军辉
率队带去了在全市文艺汇演中获
奖的歌舞、 杂技节目， 以及为子
弟兵选购的12台全自动洗衣机。
我随行拍下了许多精彩镜头， 并
在 《人民日报》 刊发了一组新闻
图片 ， 标题为 《千里慰问子弟

兵》。 正巧过了几天， 市里来检
查指导我区的双拥工作， 这张人
民日报也作为汇报材料之一， 发
到每个来检查指导的领导手里。

记得那时候， 我们记者站的
几个同志经常要下基层采访， 与
电台、 报社的通联也很亲切， 但
宣传部五个科室只有一辆 “切诺
基 ”， 公务用车时常安排不开 ，
而新闻报道又有极强的时效性，

为了发稿只好到处求援。 每次只
要向团区委开口， 王军辉总是二
话不说， 及时派车， 赶上他们的
车外出办事， 王军辉就用自个儿
的小 “奥拓” 来应急。 对他的大
力帮助我由衷道谢时， 他常打断
我， 随口还是那一句： “有事您
说话， 只要能办的事， 咱们立马
就办。” 话不多， 透着友好热情、
豪爽大气。

□□郝郝欣欣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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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孙世华 文/图

上世纪 60年代末 、 70年代
初， 笔者在东北读小学。 由于植
被保持的好， 走出校门就是孩子
们的玩耍天地。 而在这其中， 最
乐此不疲的游戏， 就是去附近的
田间地头、 山上江堤捉蝈蝈。

正常情况下， 东北的蝈蝈个
头比较大。 记得那时， 我们特别
喜欢捉黑色的蝈蝈， 孩子们叫它
铁蝈蝈， 它长的既威武又强壮，
叫声也洪亮。 其次是颜色发红的
蝈蝈， 我们叫它火蝈蝈。 最不喜
欢的是绿色的 ， 我们叫它草蝈
蝈。 但不论哪一种蝈蝈， 想要捉
到它绝非易事。

不知道是物资匮乏还是人不
如现在精灵， 我们捉蝈蝈没有用
纱布套子的。 因此， 捉蝈蝈首先
要通过辨别它的叫声是否好听、
是否洪亮 ， 然后再决定是否捉
它 。 蝈蝈虽然敏感 ， 但也有被
“爱情” 冲昏了头脑的时候。 到
时候， 我们只要从蝈蝈的后面静
悄悄地靠近它所在的地方， 看准
它， 屏住呼吸， 出其不意， 将两
只手握成弧形， 再分别由两侧突
然合在一起， 蝈蝈就被 “瓮中捉
鳖” 了。 当然， 遇到狡猾而又反
应敏捷的蝈蝈， 我们就要趴在地
上， 甚至上天入地到处找了， 而
即使这样 ， 也未必如愿 。 有时
候， 还会将活蹦乱跳的蝈蝈弄得
缺胳膊少腿、 半死不活。

蝈蝈捉到了， 回家直接放在
用高粱秆、 麦秸编好的长方形或
者螺旋状的蝈蝈笼里就可以了。
剩下的日子， 我们就把蝈蝈挂在
朝阳的窗外， 给它准备一些倭瓜
花、 角瓜花， 或者时令的瓜果梨
桃什么的。 蝈蝈 “被捕” 之后，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 只要
太阳出来， 只要不是阴天下雨，
它就会不停地叫， 甚至会和邻居
家的蝈蝈比着叫， 天气越热、 阳
光越足， 它叫得越欢。 就这样，
随着蝈蝈的到来， 许多人家也多
了孩子们的嬉戏声。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到了晚
秋，就算孩子们再小心翼翼，百般
呵护，蝈蝈还是会死的。让人奇怪
的是，它在死之前，通常是尾巴上
首先有溢出（烂），然后不吃不喝，
不声不响躲在一边慢慢死去……
这时，我们会为它伤心，为没能让
它活过冬天而惋惜。

令人遗憾的是， 如今， 土生
土长的蝈蝈已经很少见到了， 农
药污染已经让它们销声匿迹好多
年了， 取而代之的， 都是外地运
来的绿色 “草蝈蝈”， 并且价格
不菲。 真不知道， 什么时候我们
才能再一次听到东北蝈蝈的洪亮
叫声？ 那个山清水秀的原生态，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本文作者 (左) 与王军辉在一起

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
个春天， 就因为国家要在我们村
附近的深山沟里建个重要工厂，
才有个满口京腔、 大眼睛、 白脸
蛋的男青年， 借住进我家的窑洞
里。

当时， 我见他总是吃窝头和
炖土豆， 就让娘把刚煮熟的野兔
肉给他送去。 我还偷偷地把他的
衣服洗干净后， 对他说是娘给他
洗的。 我总爱偷偷地随着他的笛
声唱歌， 有一回被他发现了， 他
说我唱得就像是山泉水似的又甜

又润。 听了后， 我当天晚上就睡
不着觉了。 自从他住进工厂的楼
房后， 我的心就被他偷走了。 有
一 回 ， 我 又 打 着 到 工 厂 商 店
打 酱 油的幌子 ， 来到他办公楼
下的宣传栏前， 当我看到了他的
照片时， 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3年后， 他突然结婚了。 当打听
到和他结婚的那个女青年是我们
县领导的千金时， 我真是快要疯
了。

当时， 我跑到一个山沟里 ，
一口气用干树枝在地上写下无数

个 “恨” 字， 然后就用双脚一个
字一个字地踹， 直到踹得我上气
不接下气。 后来， 让我拼命踹掉
的 “恨 ” 字 ， 又变成了无数个
“穷 ” 字 。 那天 ， 我终于垮了 ，
伤心无助地直哭。 当我哭得有气
无力时， 一转身才发现， 我们村
里的一个男青年正看着我。 我不
耐烦地说他 ： “怎又是你呢 ？”
男青年说：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
谁， 可我也恨他！” “他是谁？”
我问 。 “你知道 。” 男青年说 。
“原来你一直在跟踪我？” “不！
我是在保护你。” 不知怎的， 一
股暖流涌上了心头， 我脑海里突
然就冒出了个可怕的想法来 ：
“你敢娶我吗？” “你……你……
你不是在耍我吧？” 男青年不敢
相信我的话。 “你是知道的， 在
咱们村里， 我可是个说一不二的
人 呀 ！ ” 我 一 字 一 句 地 激 他 。
“我做梦都想 。” 男青年坚定地
说。 “好！ 那你回家和你爹娘通
个气 ， 就准备娶我吧 ！” 此时 ，
男青年激动地蹦了起来。

但是， 我俩的婚事并没有得
到双方父母的同意。 一气之下，
我俩跑到了南方城市。 1985年 ，
我们回到村里举办了婚礼， 这张
照片就是当时的情景。 现在， 我
们生活得很幸福。

■家庭相册

□春桃 口述 牛润科 整理

刻骨铭心的暗恋

又到蝈蝈
鸣唱时

好好友友王王军军辉辉

小时候看电影， 看见城里的
小姑娘穿着花裙子特别羡慕，可
我生在贫穷偏僻的小山村里，只
有过年的时候才有妈妈做的新棉
袄穿。平时也没钱买衣服，更别提
漂亮的裙子了。

13岁那年，学校放暑假，我挖
了些草药，晒干后卖了几块钱。那
天，村里来了一个照相的，可以穿
着他带来的裙子照相。 看着别人
都去照相，我没经住诱惑，就把这
几块钱给了照相的。

一边照一边担心，心里想，回
去准得挨母亲训，说我乱花钱。你
瞧，相片中的我那怕怕的样子。

那年的自己
□刘志云��文文//图图


